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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关系受权变因素的影响。 基于广东省 212 家制造型企业的

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双重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双重网络嵌入中的市场网络嵌入

对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间没有起显著的正

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产品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

与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间起

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制造型企业嵌入市场网络进行升级时需要考虑吸收能力的影响,积极提高企业

对来自供应商、顾客、行业竞争者等的知识的吸收能力,以实现企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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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企业升级代表企业转向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1-2] 。 企业升级是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实践的产

物[3]39。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升级可以有效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创新的过程渐趋复杂,仅靠单个企业很难完成。 企业需要和外部网络建

立联系。 而对于缺少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来说,要实现升级必须嵌入全球制造网络中。 网

络嵌入是指行动者的经济活动会受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4] 。 通过嵌入企业网络中,企业

与其他组织的联系能为企业带来关键性资源,并给企业赢得关系租金和持续竞争优势[5] 。
一些学者也指出,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需要考虑权变因素如外部环境[6] ,但是对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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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权变因素的研究相对缺乏。 全球制造网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升级所需的知识,而企业的

吸收能力在企业的升级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因此,在考虑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的影响中需要考虑

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特别是,在企业面临双重网络嵌入如市场网络嵌入和制度网络嵌入时,
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机制尚不清晰。 基于此,本文研究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升级的关系如何受到

企业内部因素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以期得到一些富有价值的结论,为促进制造型企业的升级提供

理论指导。

二、理论与假设

(一)双重网络嵌入———市场网络嵌入和制度网络嵌入

很多学者对网络嵌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行动者可能嵌入不同的网络关系中,如果在研究

中忽视了多重网络之间的效应,可能会得出混杂的结果[7] 。 企业嵌入的外部网络可以分为市场网

络和制度网络[8-9] 。 一方面,企业需要和为获取经济利益的市场网络主体如供应商、顾客和竞争者

等发生业务联系;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和不获取经济利益的制度网络主体如大学、政府机构、行业

协会等进行联系获取资源支持。 毛蕴诗、刘富先分析,企业在网络中具有双重网络嵌入的特征,同
时嵌入市场网络和制度网络,即市场网络嵌入和制度网络嵌入,它表示的是企业和不同外部网络行

为者的各种联结关系[10] 。
(二)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的影响

Lin 认为个人或企业的网络由不同的组织组成,这些组织能提供影响组织绩效的不同类型的资

源和信息[11] 。
市场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的影响。 供应商常常在零部件方面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而这些知

识可能对公司的新产品开发至关重要[12] 。 与供应商的合作可以使企业利用供应商的专业知识来改

进解决方案或者创造新的产品开发方法[13] 。 供应商参与还可以帮助企业识别潜在的技术问题,并
加快新产品开发和应对市场需求[14] 。 与顾客合作是企业提高产品创新的另一个重要途径[15] 。 顾

客通过使用产品可以为企业提供产品使用反馈信息,企业与顾客合作可以了解市场趋势,可以根据

反馈信息发现技术开发的市场机会,开发新技术,而且还可以降低企业在产品开发早期阶段设计不

良的可能性,增加新产品开发成功的机会[12] 。 理解顾客中意见领袖的需求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得改

进产品的新想法[16] 。 相互合作的企业之间可以互相分享技术知识和技能,产生协同效应[17] 。
Inkpen 和 Wang 的案例研究表明,与竞争对手合作的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可能比其他方面更

好[18] 。 因此,本研究认为市场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影响。
制度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的影响。 企业和大学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前沿科学技术,有助

于提高技术研发的成功率。 Faems 等的研发发现,企业与大学合作有利于开发市场中还未出现过的

创新产品[19] 。 企业通过和大学、研究机构的正式和非正式互动,获取新的科学知识,从而提高产品

创新或工艺创新
 [20] 。 转型经济体中的政府部门掌握了分配资源的权力,企业与政府机构加强联系,

能主动让政府机构了解企业情况,有助于企业获得稀缺资源和信息[21] 。 有研究表明,某些产业协会

和政府支持机构虽然缺乏大量的物质资源,却促进了企业能力的升级(特别对中小企业),因为它们

为企业提供了业务指导并促进了企业间关系合作[22] 。 因此,本研究认为制度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

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58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4 期　 　 　

H1a:双重网络嵌入对流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1b:双重网络嵌入对产品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1c:双重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三)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由上分析可知,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仅仅考虑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升

级的影响会忽略企业自身因素如吸收能力的影响,而无法解释为什么嵌入相同网络的企业可以获

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企业通过嵌入外部网络获取外部知识和资源,但消化、吸收和利用这些知识和

资源需要依靠企业的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是指企业利用自身知识识别、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以实

现自身商业目的的能力[23] 。 大多数研究表明吸收能力能促进组织间知识转移[24-25] 。 企业吸收能

力是将知识转变为最终有形产品的关键因素[26] 。 吸收能力的高低影响了企业利用外部网络知识和

资源的程度,决定了企业的绩效。
企业如果具有较高水平的吸收能力,就能更方便地建立和利用与其他企业的联系[20] 。 在新产

品创新中,吸收能力能提高对从顾客中获得的知识的利用。 企业和顾客密切合作,尤其是和有影响

力的顾客合作时,企业能发现潜在的客户需求[27] 。 Pak 和 Park 认为,吸收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的知识

获取[28] 。 Kim
 

和 Song 的研究表明,吸收能力可能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促进新技术的创造[29] 。 具

有较高水平吸收能力的企业拥有更好的技术基础,使其能够理解和利用竞争对手的技能和知识[23] ,
从而产生极具创新性的产品。 Fosfuri 和 Tribo 研发发现,吸收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

向关系[30] 。
一些学者认为,吸收能力是间接影响创新绩效的。 吸收能力在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盈利能力和

收入增长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31] 。
 

Tsai 认为吸收能力对中心度与创新间的关系、中心度与绩效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32] 。
Engelen 等认为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33] 。 Rothaermel 和 Alexandre 研究

发现,吸收能力在企业的双元搜寻能力和创新绩效间起调节作用[34] 。 Escribano 等认为企业吸收能

力对企业搜寻外部知识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35] 。 Tsai 的实证研究表明,吸收

能力会影响不同类型合作网络和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12] 。 钱锡红等的研究指出,企业吸收能

力在网络位置和企业创新绩效间起调节作用,潜在吸收能力越强,企业通过改进网络位置而获得的

创新绩效就越多[36] 。
可以说,吸收能力的相关研究重点已从“直接作用”逐步过渡到“调节作用”上[35] ,有学者甚至

认为对吸收能力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结论逐渐扩大了以往研究中吸收能力作用机制的应用范

围[37] 。 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的直接影响相比,吸收能力发挥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38] 。
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关系受吸收能力的影响。 和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

制造型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嵌入全球制造网络中的目的在于获取和利用技术和市

场知识,企业吸收能力的高低会对网络嵌入与企业升级的关系产生影响。
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意味着越能从外部网络中识别出具有价值的知识和资源并进行转化和

利用。 企业的吸收能力越高,它就越能对外部网络的新知识进行快速的评判,并消化和吸收从外部

网络中获得的工艺知识和设备使用技能,促进流程升级。 而吸收能力较低的企业则无法将外部网

络的知识整合到企业的流程中,也就无法实现流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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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能力能促进产品开发知识的转移,企业的吸收能力越高,它就越能及时从外部网络中掌握

有价值的产品开发信息和知识,并根据外部网络中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新产品,从而缩短产品开发

周期,比竞争对手更好更快地推出新产品。 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方便与

供应商进行互动和沟通,为产品设计提供新的创意和思路[12] 。 Fosfuri 和 Tribo 认为,吸收能力能使

企业把获得的新知识转化为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案和新设计[30] 。 吸收能力能让企业已经存在的知识

和外部网络获得的新知识进行互动,进而促进产品升级[39] 。
吸收能力和企业的研发密切相关。 Cohen 和 Levinthal 把研发强度作为吸收能力的衡量指

标[23] 。 企业之间的联系对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研发活动,更能

够消化吸收其他企业的先进技术以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 吸收能力会影响企业研发活动的方向和

强度,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或者招聘高素质员工积累经验和特定知识,进而促进

企业的研发能力[40-41] ,并提高企业的营销能力和制造诀窍等,进而推动功能升级。
因此,吸收能力对双重网络嵌入和企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2a:吸收能力会调节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流程升级的正向影响关系,即当企业吸收能力

图 1　 理论模型

越高时,市场网络嵌入越深的企业将会进

行更多的流程升级活动,制度网络嵌入越

深的企业将会进行更多的流程升级活动。
假设 H2b:吸收能力会调节双重网络

嵌入对企业产品升级的正向影响关系,即
当企业吸收能力越高时,市场网络嵌入越

深的企业将会进行更多的产品升级活动,
制度网络嵌入越深的企业将会进行更多的

产品升级活动。
假设 H2c:吸收能力会调节双重网络

嵌入对企业功能升级的正向影响关系,即
当企业吸收能力越高时,市场网络嵌入越

深的企业将会进行更多的功能升级活动,制度网络嵌入越深的企业将会进行更多的功能升级活动。
综合上述假设,本研究提出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 问卷发放的对象主要是广东省制造型企业。 广东省制造

业在经过 40 年的高速发展后,现有粗放型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升级压力变大,对该地区的制造

型企业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本研究选择的行业包括电子、机械制造、家用电器、车辆及配件类、
五金工具类、纺织服装、鞋帽类、化工橡胶等制造业。

调查问卷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进行发放。 问卷的填答者主要是对企业熟悉的中高

层管理者或技术骨干。 问卷样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随机选取:(1)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招聘企业数据

库中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2)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提供的企业名单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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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600 份问卷,回收 251 份问卷,剔除 39 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计 212 份,问卷有效率 35. 33%。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测量量表参考了现有文献中成熟的量表,并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要求问

卷填答者根据题项表述内容与企业近 3 年的实际情况相符程度,用数值 1~ 7 进行评价,1 ~ 7 表示从

“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1. 因变量:企业升级

本研究借鉴毛蕴诗、刘富先[10] 的研究成果
 

分别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维度对企业

升级进行测量。
2. 自变量:双重网络嵌入———市场网络嵌入和制度网络嵌入

本研究借鉴毛蕴诗、刘富先[10]的研究成果对市场网络嵌入和制度网络嵌入进行测量。
3. 调节变量:吸收能力

参考 Chen 等[42]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运用 3 个题项来测量吸收能力。
4.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用企业在 2017 年底的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值进行测量。 企业年龄以 2017 年减去企

业成立的年份并取其自然对数值进行测量。
(三)偏差检验

本研究使用 Harman 单因子法对调查问卷所有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未旋转时最大因

子只解释了 48. 166%方差,且存在多个因子,这说明本研究没有显著的数据同源偏差。 然后对调查

中两组不同的样本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样本在企业年龄、员工规模、销售额等变量

上都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本研究没有显著的无回应偏差问题。
(四)样本情况

从企业成立年龄看,成立 8 年以上的企业占了大多数,达到 67. 6%,5 ~ 8 年的企业占 13. 6%,4
年及以下的企业占 18. 8%。 从企业员工规模看,企业员工 5

 

000 人以上的企业占 25. 5%,3
 

001~
5

 

000 人的企业占 4. 7%,1
 

001~ 3
 

000 人的企业占 24. 5%,251~ 1
 

000 人的企业占 17. 0%,51~ 250 人

的企业占 16. 5%,50 人以下的企业占 11. 8%。 从近三年年平均销售额看,1
 

000 万以下的企业占

8. 5%,1
 

000 万~3
 

000 万的企业占 9. 5%,3
 

001 万~5
 

000 万的企业占 5. 2%,5
 

001 万~1 亿的企业占

5. 7%,1 亿~5 亿的企业占 14. 7%,5 亿~10 亿的企业占 7. 6%,10 亿以上的企业占 48. 8%。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信度效度分析

1. 自变量、因变量的信度效度分析

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其中,市场网络嵌入和制度网络嵌入的因子

KMO 值为 0. 793、0. 709,解释方差为 51. 367%、64. 687%;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 KMO 值

分别为 0. 842、0. 716、0. 793,解释方差分别为 76. 150%、78. 329%、76. 355%。 各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都超过 0. 8,显示出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见表 1、表 2)。

2. 调节变量的信度效度分析

吸收能力的 KMO 值分别为 0. 746,解释方差分别为 87. 066%,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25,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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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见表 3)。
表 1　 问卷自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题项 因子负载 Cronbach’s
 

α 系数

市场网络嵌入

我们与行业竞争者经常相互接触、沟通 0. 536

我们与供应商经常相互接触、沟通 0. 741

我们与顾客或客户公司经常相互接触、沟通 0. 790

我们与行业竞争者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0. 649

我们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0. 715

我们与顾客或客户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0. 830

0. 803

制度网络嵌入

我们与大学、高校经常相互接触、沟通 0. 788

我们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经常相互接触、沟通 0. 838

我们与行业协会或合作机构经常相互接触、沟通 0. 752

我们与大学、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0. 803

我们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0. 831

我们与行业协会或合作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0. 811

0. 887

表 2　 问卷因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题项 因子负载 Cronbach’s
 

α 系数

流程升级

我们引进了新的设备 0. 867

我们加强了供应链的学习和管理 0. 892

我们有效地引入新的管理信息系统或电子商务 0. 896

我们的物流和质量管理不断改进 0. 833

0. 895

产品升级

我们经常比计划的时间提前推出新产品 0. 849

我们的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0. 912

我们客户的需求不断被开发 0. 892

0. 860

功能升级

我们产品研发所应用的技术不断增多 0. 862

我们通过专门的职能部门,推出和加强了新产品的开发 0. 903

我们与供应商或者客户协同开发新产品 0. 862

我们从生产向设计和营销等利润丰厚环节跨越 0. 867

0. 896

表 3　 问卷调节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题项 因子负载 Cronbach’s
 

α 系数

吸收能力

我们有能力在商业上应用新的外部知识并发明新产品 0. 927

我们有能力理解、分析和解释来自企业外部的知识和信息 0. 920

我们有能力将现有知识和新获取的知识、新吸收的知识结合起
来进行创新 0. 952

0. 925

　 　 (二)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假设检验前,本研究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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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市场网络嵌入、制度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吸收能力均

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吸收能力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假设检验

本研究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 所有的回归方程均根据方差膨胀系数( VIF)和容忍

度(Tolerance)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研究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回归模型的控制变

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因变量的 VIF 小于 4,容忍度值大于 0. 4,这说明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回归方程分别以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为因变量,以双重网络嵌入为自变量,企

业规模、企业年龄为控制变量,企业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

如表 5 所示,Model1 是仅仅放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 从 Model2、Model4、Model6 的结果可以

看出,双重网络嵌入的市场网络嵌入对流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β = 0. 512,p < 0. 001),

制度网络嵌入对流程升级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β = 0. 075,p > 0. 1),假设 1a 部分通过验证。

市场网络嵌入对产品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β = 0. 551,p < 0. 001),制度网络嵌入对产品升

级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β = 0. 031,p > 0. 1),假设 1b 部分通过验证。 市场网络嵌入对功能升

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β = 0. 464,p < 0. 001),制度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作用(β = 0. 196,p < 0. 01),假设 1c 通过验证。

在 Model2 的基础上加入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与市场网络嵌入的交互项、吸收能力与制度网络嵌

入的交互项后,Model3 的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R2 = 0. 185,p<0. 001),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

与流程升级间没有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β = 0. 052,p>0. 1),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流程升

级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 -0. 174,p<0. 01),也就是说制造型企业吸收能力越强,制度网络嵌

入对流程升级具有负向作用(如图 2 所示)。 因此,假设 H2a 没有通过验证。

在 Model4 的基础上加入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与市场网络嵌入的交互项、吸收能力与制度网络嵌

入的交互项后,Model5 的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R2 = 0. 146,p<0. 001),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

与产品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β= 0. 205,p<0. 01),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产品升级间

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 = -0. 162,p<0. 05)。 也就是说制造型企业的吸收能力越高,市场网络嵌

入对产品升级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如图 3 所示),制度网络嵌入对产品升级具有负向作用(如图 4

所示)。 因此,假设 H2b 部分通过验证。

为了检验假设 H2c,在 Model6 的基础上加入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与市场网络嵌入的交互项、吸

收能力与制度网络嵌入的交互项后,Model7 的解释力有了显著提高(△R2 = 0. 193,p<0. 001),吸收

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β= 0. 106,p<0. 1)。 也就是说制造型企

业的吸收能力越高,市场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如图 5 所示)。 吸收能力在制

度网络嵌入与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 = -0. 147,p<0. 05),也就是说制造型企业的吸

收能力越高,制度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弱(如图 6 所示)。 因此,假设 H2c 部分通

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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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企业年龄 18. 502 19. 533

2. 企业规模 6. 809 2. 361 0. 479∗∗

3. 市场网络嵌入 5. 120 0. 774 -0. 033 0. 102

4. 制度网络嵌入 4. 842 1. 163 0. 118 0. 313∗∗ 0. 575∗∗

5. 产品升级 5. 354 1. 033 0. 092 0. 145∗ 0. 569∗∗ 0. 374∗∗

6. 流程升级 5. 455 1. 063 0. 170∗ 0. 233∗∗ 0. 560∗∗ 0. 415∗∗ 0. 653∗∗

7. 功能升级 5. 313 1. 044 0. 102 0. 187∗∗ 0. 577∗∗ 0. 475∗∗ 0. 629∗∗ 0. 726∗∗

8. 吸收能力 5. 514 1. 016 -0. 019 0. 044 0. 528∗∗ 0. 393∗∗ 0. 593∗∗ 0. 640∗∗ 0. 681∗∗

　 　 　 注:∗∗在 0.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 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5　 吸收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升级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Model1

流程升级

Model2

流程升级

Model3

流程升级

Model4

产品升级

Model5

产品升级

Model6

功能升级

Model7

功能升级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0. 073 0. 138∗ 　
 

0. 153∗∗
 

0. 097　
 

0. 116† 　
 

0. 076　
 

0. 089　
 

企业规模 0. 198∗ 0. 089 0. 097† 0. 026 0. 032 0. 046 0. 059

自变量

市场网络嵌入 0. 512∗∗∗ 0. 317∗∗∗ 0. 551∗∗∗ 0. 376∗∗∗ 0. 464∗∗∗ 0. 251∗∗∗

制度网络嵌入 0. 075 0. 005 0. 031 -0. 044 0. 196∗∗ 0. 115†

调节变量:吸收能力 0. 473∗∗∗ 0. 412∗∗∗ 0. 505∗∗∗

吸收能力×市场网络嵌入 0. 052 0. 205∗∗ 0. 106†

吸收能力×制度网络嵌入 -0. 174∗∗ -0. 162∗ -0. 147∗

F 6. 278 28. 322 33. 992 25. 409 26. 236 30. 837 38. 019

△F 6. 278 47. 491 26. 934 47. 666 18. 464 55. 666 29. 875

R2 0. 049 0. 348 0. 546 0. 337 0. 482 0. 368 0. 573

△R2 0. 058 0. 302 0. 185 0. 316 0. 146 0. 343 0. 193

　 　 　 　 注:†、∗、∗∗、∗∗∗分别表示 p<0. 1、p<0. 05、p<0. 01、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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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

流程升级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图 3　 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产品

升级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图 4　 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产品

升级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图 5　 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

与功能升级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图 6　 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功能升级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提出了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升级关系的权变框架,基于 212 家广东省制造型企业的调查

数据,对吸收能力在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升级关系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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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会影响不同网络嵌入与企业升级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双重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双重网络嵌入

中的市场网络嵌入对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主要

通过市场网络进行,而功能升级则受市场网络嵌入和制度网络嵌入的双重影响。 (2)企业吸收能力

在市场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间没有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吸收能力能够帮

助企业实现对外部知识的转化和利用,进而直接影响企业流程升级,吸收能力对企业流程升级具有

直接影响,而不是间接影响。 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3)
企业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产品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当企业吸收能力越高时,市
场网络嵌入越深的企业将会进行更多的产品升级活动。 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产品升级间起

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4)企业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
当企业吸收能力越高时,市场网络嵌入越深的企业将会进行更多的功能升级活动。 (5)企业吸收能

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当企业吸收能力越高时,制度网络嵌入

越深的企业将会减少企业功能升级活动。
相比现有研究关注外部环境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绩效间的权变影响,本研究从企业内部能力视

角对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权变关系进行了研究,拓展了网络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权变研究,证
实了吸收能力在企业利用外部网络获取知识促进升级中的调节作用。

吸收能力对于企业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 通过和供应商、顾客和竞争者等市场主体的紧密合

作,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能有效地学习新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企业实践中,提高企业绩效。 企业

在和市场网络中的不同主体进行合作时,能获得多样化的知识。 制造型企业在利用市场网络进行

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时需要和供应商、顾客和竞争者加强互动和联系,并进一步增强吸收能力,加
强对供应商、顾客和竞争对手的资源和知识的吸收,实现升级。

一些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吸收能力可能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Tsai 研究发现吸收能力会负向调节

研发组织合作和技术上具有创新或改进的产品绩效之间的关系[12] 。 张振刚等的研究认为潜在吸收

能力负向调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43] 。 彭伟等通过实证也证实,吸收能力负向

调节双重网络嵌入联合均衡与海归创业企业绩效间的关系[44] 。 当没有加入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

时,制度网络嵌入对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均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但在加入吸收能力作为调

节变量时,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也

在制度网络嵌入和功能升级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和这些学者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这表明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制度网络嵌入的积极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吸收能

力较强时,企业能从外部环境中识别出有价值的知识并进行利用和转化,并促进知识在企业内部流

动,企业产品开发主要借助于企业自身能力,更聚焦于内部知识和资源的积累,更多关注企业内部

研发,从而减少对外部网络的依赖。 另一方面,企业和制度网络中的大学、科研院所等合作,能获得

超越企业现有技术基础的前沿技术知识,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有效吸收和利用,而在利用这些前沿技

术知识时也往往会面临高额成本和风险[12] 。 此时制度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的影响就会减弱;而当

吸收能力较弱时,企业无法仅仅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取升级所需的新知识,此时制度网络嵌入对功能

升级的影响得到加强,因此需要通过制度网络嵌入获取知识和信息,以此提高升级效果。
本研究对制造型企业升级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 市场网络嵌入有助于制造型企业实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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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市场网络嵌入对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吸收能力的影响。 如果企业自身不具备一

定的吸收能力,就无法对外部的知识进行吸收和重新配置,也就无法有效学习外部知识。 因此,制
造型企业嵌入市场网络进行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时需要考虑吸收能力的影响。 吸收能力依赖企业

自身的知识基础,企业应该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合作开发为辅,加强和外部网络联系和合作,通过引

进、消化吸收和创新[45] ,不断增强企业吸收能力,提高企业对供应商、客户、行业竞争者等的知识的

吸收,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而制造型企业在嵌入制度网络进行功能升级时,需要考虑吸收能力与制

度网络之间的替代效应,根据企业的吸收能力情况,选择相应的制度网络嵌入程度,加强与大学、科
研院所、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的联系,以提高升级有效性[46] 。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样本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地区,研究结果不一定适用在其他地区,
未来研究需要扩大样本进一步检验。 第二,本研究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对企业升级进

行了测量,但没有包含跨产业升级,研究结果可能没有体现出企业升级的全貌。 第三,本研究的调

查数据主要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收集,收集的横截面数据只能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于网络

具有内在动态性,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在多个时间段内收集相关变量的数据,提高研

究结论的内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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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dual
 

embeddedness
 

on
 

firm
 

upgrading
 

is
 

affected
 

by
 

contingency
 

facto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212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ual
 

embedded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unctional
 

upgrading.
 

Market
 

network
 

embedded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rocess
 

upgrading
 

and
 

product
 

upgrading.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does
 

not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market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process
 

upgrading.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market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product
 

upgrading.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market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the
 

functional
 

upgrading.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process
 

upgrading 
 

product
 

upgrading
 

and
 

functional
 

upgrading.
 

Manufacturing
 

firms
 

need
 

to
 

consider
 

the
 

impa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when
 

they
 

are
 

embedded
 

in
 

the
 

market
 

network
 

for
 

upgrading 
 

and
 

actively
 

improve
 

the
 

firm􀆶 s
 

ability
 

to
 

absorb
 

knowledge
 

from
 

suppliers 
 

customers
 

and
 

industry
 

competitors
 

to
 

achieve
 

firm
 

upgrading.
Key

 

words 
  

dual
 

embeddedness 
 

process
 

upgrading 
 

product
 

upgrading 
 

functional
 

upgrading 
 

absorp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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